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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對話

摘  要：兩位學者在對話中探討了方

東美的哲學特點。方東美代表了二十世紀

中國哲學研究的一個較大的部分，同時也

建立了一個較完整的系統。兩位學者注意

到方東美的系統具有一種很特別的不同的

情調，既有對希臘文化很浪漫的情懷，也

有一種宇宙情懷。方東美對宇宙的美、和

諧，總是有一種很大的感覺，他從生命本

體論出發，體現了一種生命精神，通過這

種精神，將哲學與真善美的價值很好地結

合了起來。

關鍵詞：方東美，哲學，真善美。

方東美哲學的宇宙情懷與和諧

體系

□：余教授您好。您是對方東美哲學

有過深入研究的，中國大陸這方面的學者

並不是很多。我最有興趣的是，方東美代

表了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的一個大家，也是

一個龐大的宇宙人生哲學系統。方東美的

系統具有一種很特別的不同的情調。我中

學時曾看到一本書《科學、哲學與人生》，

就是方東美著的，內容對希臘哲學精神有

很浪漫的感悟，蘊涵著一種博大的宇宙情

懷。他對宇宙的美、和諧，總是有一種很深

的體驗，他從理性的希臘思想都能看出宇

宙的和諧。之後他研究儒道易，特別強調了

《尚書‧洪範》的皇極大中哲學，視為中國

宗教與哲學的「原型」(archetype)，以為宇

宙萬事萬像是一變化而不斷調和的世界，

永遠在創造變化之中。這是儒道思想的根

源。到他後期研究佛家華嚴宗，更是一種

上下迴向的廣大宇宙和諧觀。他自己也重

視宇宙是充滿生命的，寫了「生生之德」。

現在成中英哲學也具有這種廣大和諧、宇

宙無所不包、生生不息的創造性，也是不斷

創造性的人生。

牟宗三與唐君毅的哲學進路

方東美的宇宙廣大情懷，跟唐君毅、

牟宗三等新儒家有些不同，並立成為二十

世紀中期以後的中國哲學體系。牟宗三是

從康德來開展，以康德的認識論為本建立

認識心，再批判康德道德哲學中上帝只為

一設定，中國哲學則以無限心為一呈現，因

中國哲學以人具智的直覺，由之建立中國

的道德形而上學。他是以康德思想為本，

慢慢把中國哲學的心性論，放在一個主體

的架構裏面。他的思想還是以人的主體為

本，從心性論開出對宇宙人生的看法。唐

君毅是從不同境界的系統嘗試對客觀、主

觀及宇宙的不同方面的超越，以及內在的

不同境界的理解，但是唐先生還是從道德

心開始的，在《道德的自我建立》這本書，

到《文化意識和道德理性》，講整個文化世

界以道德理性為本，再展開生命存在與心

靈不同境界的描述，基本上還是以道德為

中國當代哲學的宇宙情懷
──關於方東美成中英與新儒學大師的對話

■ 余秉頤

安徽社會科學院

□ 梁燕城

文化中國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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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而牟宗三是從認識心的批判到開出

道德心，也是新儒學的傳統。但方東美有

些不同，宇宙整體反省是他思想的重點，

不是以「我」的主體為本，而是以宇宙為

本，這大概是我對他們不同的理解。

理與情：方牟異同

■：正如您所說，方東美先生有一種

博大的廣闊的宇宙情懷，而牟宗三先生主

要是從「理」的角度來闡述宇宙和人生意

義。當然牟先生對中國文化和哲學有很重

要的研究，對西方文化和康德哲學也有很

大研究，牟先生把康德的「理」和自己的

「理」結合起來，推出了以「理」為核心

的新儒家的哲學系統，應該說是很有貢獻

的。但方先生的最大特點，正如他自己曾

經說過的，任何研究哲學的人，如果僅僅

抓著「理」，而把「情」放掉不去發揮，

那就是哲學上的一個極大失誤。所以，方

先生從他的生命本體論出發，認為哲學就

是生命精神的表現，生命精神才叫哲學。

生命精神表現出來是什麼呢？方先生講了

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契合宇宙之理，二

方面是發抒人生情蘊，人不能把宇宙看成

一個機械的物質活動的場所，而要看成一

個有情的天下，更不能像西方現代哲學某

些流派那樣把人的生命看成一束原子組成

的結合體，把人的生命活動看成機械的物

質活動。宇宙本體是一個生命的本體。生

命的本體在方先生看來，就是處於「情」

的不斷向前發展的推動之下。

方先生的哲學基於生命精神，表現出

來的是一種生命情懷。這種生命情懷，向

外可以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浹而俱化，

人可以參贊天地之化育。當然，方先生不

否認作為哲學思維必然要去追求「理」，

他講的這個情，也是以理智為依託的。他

講到「哲學」的定義時，認為哲學的功能

是兩個，一是「縱覽宇宙理境」，在事理

上要對客觀宇宙有一個真切的瞭解；二是

「發抒人生情蘊」，在生命精神上要有主

體的不斷的向更高境界追求。他說「哲學

的建築」有兩大支柱，一是「客觀的世

界」，一是「主體的人類生命精神」。哲

學思想從理論上看，起於境（宇宙理境）

的認識，而從實踐看，則起於情的蘊發。

關於如何理解方先生所說的這個「情」，

學術界有不同看法。方先生一再申明，他

所說的這個情是廣義的，不等同於我們平

時所說的七情六慾的情，當然，二者之間

有聯繫，不能說不相干，但方先生一再強

調「情」是對人生真善美的一種價值的追

求。所以我認為，如果要給方先生所說的

「情」作一個簡略的界定，那麼可以說，

所謂「情」是指人們對於宇宙人生的價值

化的追求。當「情」內歛於人們心中時，

是一種價值意識；它抒發出來，就是方先

生所說的「價值化的態度和活動」，就表

現為對天下萬物的博大情懷。我感到這種

對於「情」的注重與推崇，確實是方先生

哲學的一個極大的特點。正如您剛才所

說，他和唐君毅先生在這方面有共同之

處，唐先生也不是用冷漠的思維去認識這

個世界的，雖然他的哲學根基是道德理

性，以道德理性作為整個主體和客體的基

本支撐。但儘管如此，唐先生也具有一種

浪漫的博大的宇宙情懷。而方先生更加突

出的，就是很明確地定義了哲學是人的生

命精神的體現。所以方先生雖說是一個新

儒家，但他很有道家那種超脫的精神和情

懷。他這方面在新儒家中是很突出的。方

東美提出，人的生命精神總是要從物質文

化向著精神文化追求，從精神文化的形而

下層次向著形而上層次追求。科學屬於精

神文化的形而下層面，因為科學是解決物

質方面的問題、技術方面的問題，即人生

形而下方面的問題。形而上的文化則有藝

術、哲學和宗教，它們體現了人類對真善

美的價值理想的嚮往和追求。方先生對天

下有一種不泯的情懷，他在論詩詞的意義

時說過，「生命的現實就是苦難」，詩詞

的意義則在於通過藝術的想像，讓人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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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衝出現實的苦難，而得到一種真善

美的享受，或者追求一種真善美的價值的

滿足。唐君毅先生也具有這種情懷和理

想，例如他說的心靈九境就體現了這種情

懷和理想，但相比來說，方先生在這方面

可能表現得更強烈，人生對真善美價值的

嚮往在他的哲學中表現得很鮮明，可以說

方東美的哲學是一種真善美的價值的結合

體。

□：牟宗三不太講唐君毅或方東美那

種境界。雖然他也用境界的形而上學一概

念，但境界在他那兒不作為人生意義，而

是提到佛道儒境界時解決康德哲學的一種

說法。牟宗三可以說是非常理性的一步一

步研究，從康德知識論到道德哲學，最後

提到自由、靈魂不朽和上帝只是一個預設，

他覺得不圓滿，而且人在知識上只看到現

象，而不能看到物自身，也覺得不圓滿。要

解決這個問題，他提出假設人跟上帝樣具

無限心，像上帝一樣可以看到物自身，只有

設定人是有限而可無限的，乃得通過修養

功夫而呈現一種無限人，那就可以看到物

自身了。

牟宗三由此以儒家的「良知」（心性）

收攝康德的「上帝」和「自由意志」，將康德

的「物自身」轉換成為良知自我呈現中所構

造起來的具有無限意味的「意義物」，從某

種意義上說，人的心到最高境界發「智的直

覺」時，已轉化成上帝一樣無限性了。這是

很理性地慢慢推出中國哲學方向。牟宗三

的理性推理很有邏輯性，但像方東美那樣

比較浪漫的美的情懷，及對廣大無盡的宇

宙精神之體會，卻是很少的。正如你所說，

牟宗三只重理性，方東美卻兼講宇宙之理

與人生之情蘊，他說：「生命以情勝，宇宙

以理彰」(《科學、哲學與人生》)。宇宙人生

合而言之，是宇宙的「理境」，相似於唐君

毅的境界哲學，貫通主觀、客觀與超主客

的形上真實。我想方先生和唐先生是很重

視內修而有所體悟的，牟先生的生命則不

是內修形態，純由理性進入，特別是由認識

論思考開始，從冷靜理性一步步仔細建立

由西方知識論轉向道德形上學之路。

方東美重周易不重論語

■：兩位先生在氣度上的不同，我認

為方東美是更多的富有詩人氣質，而牟宗

三則更為冷峻。牟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

以及牟先生的一些行跡傳記，都表明他的

思維是非常具有思辨性的。他對問題想得

很細，很深入，很深沉，而且推理也很嚴

密，他的許多命題是推出來的。他有嚴謹

的依據和概念，包括中國哲學和康德的概

念，從中推出他的理論框架。方先生的理

論有時看來不是那麼嚴謹，包括他對中國

古代有些典籍的看法，對孔子哲學的一些

看法。例如他反對以《論語》作為研究孔

子思想的主要依據，認為孔子思想主要體

現在《周易》裏面，而不是體現在「格言

體」的《論語》裏面，《論語》固然是寶

貴的「人生經驗的結晶」，但它「沒有論

及宇宙全體」，因此遠不如說明宇宙人生

是「時間創造、時間變化」的《周易》能

夠代表孔子和儒家的真精神。嚴格說來，

這種見解在學術界是引起爭議的。這不像

牟先生的見解，從理論上看都很有理據。

方東美不一定去追求學理的一步一步怎樣

的推演，怎樣的嚴謹，在他身上是更多體

現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某種特點，有些時候

比較直觀，而不要求這些觀點得到嚴格的

論証。這可能是治學方法上的一個區別。

從方、牟、唐到成中英

□：方東美覺得《論語》缺乏宇宙的

描述，故從古代根源尋索中國的宇宙情懷，

重視《周易》的生生之道及《尚書‧洪範》

的皇極大中哲學，由此而開展廣大和諧的

境界。牟宗三是以推論來論証的，很少寫

那種很感人的文章。牟先生講學時很瀟

灑，但內容只是追著自己的理路推下去，他

講課時總是把康德的話或古書典籍一句句

寫在黑板上，最後總結為幾個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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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掌握大系統的核心及關鍵思想，這是非

常邏輯的。唐君毅先生講學時總是想感動

同學，做人要有心性的領悟，講課天馬行

空，不斷通過人生的體驗啟發學生去提升

自己境界。我未聽過方東美的課，但相信

他講課時應該也是很有感人氣質的。方東

美出了一個大弟子成中英，算是一個大師

形態的哲學家了，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成

中英繼承方東美那種廣大和諧的心態，同

時受到西方很好的訓練，這點很重要，因

為無論如何，上面三位老先生在那時因為

語言和文字等原因，受西方的訓練還是有

限的，用英語時很辛苦，要一本一本通過翻

譯讀出來。成中英那個時代好一些。他在

留學時，研究分析哲學奎因W.V.O. Quine，

那兒找到分析哲學的本體論，最後接上加

德默的詮釋學，在這方面對西方有很好的

基本理解之後，再轉回中國哲學。方東美

那種廣大和諧的精神，就變成成中英的本

體詮釋學帶來的一種同西方對話而產生中

國哲學的特別系統，這個系統就是以本體

跟方法是不分開的，本體具有方法意義，方

法具有本體意義，由之建立詮釋學循環，

跟西方方法論的獨立推論很不一樣，真的

是體用無二了。他把價值論、本體論、倫理

學每一方面都結合在同一系統中，這個基

本上也是方東美精神發展出來的，也是華

嚴宗法界緣起的大和諧精神。成中英基於

西方當代的詮釋哲學，以易經天地人本體

論及卦辭的方法論，將詮釋論轉向易學的

本體詮釋學，建立打通上下內外的一個整

體的統合，而形成一個可以跟西方對話的

系統。方先生和唐先生，外國人看可能不能

完全明白他們的進路，不明白他們所謂的

境界是什麼。牟先生外國人有些明白，覺得

他有一條邏輯線路的解釋，但不一定同意

他對康德的解釋，更不同意牟把康德代表

西方哲學核心，所以牟先生會引起爭論。到

成中英的進路承接分析哲學與詮釋學，外

國人可能明白他的進路了，可以說是對中國

哲學的一個新的突破性的發展。

■：我同意您的看法。成中英先生

在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本《中國文化的現代

化與世界化》的書，裏面就談到了這個問

題，他說面對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衝擊，

老一輩的哲學家，熊十力、梁漱溟等人，

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主要是不遺餘力地為中

國哲學進行了辯解，因為一些西方哲學家

總認為中國哲學不是哲學，不過是「一套

道德信條」，他們從來沒有將中國哲學認

可為一種獨立的學術。到了方東美、唐君

毅、牟宗三、徐復觀等「新一代的哲學

家」，就能夠憑著他們在這方面高出前輩

的能力，通過對西方文化與哲學更深切的

瞭解，將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真正深入的

比較，終於「將中國哲學以哲學面目示

人」。

中國哲學「反攻」西方哲學

□：這裏面有一些中國哲學「反攻」西

方的味道。

■：是的。到了成中英先生這一輩中

國哲學家，就有了更大的進展。他們的外

文到了熟練、精深的程度。他們對西方文

化有著深切的瞭解和體驗，不僅能更好地

解讀西方文化，同時他們對中國哲學所作

的詮釋，更能夠為西方人所理解。接受不

接受姑且不論，但至少覺得比較理解了。

以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辯解，不要說

第一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他們，就是

方東美，他所寫的《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

發展》，起因就是抗戰時期在重慶，印度

哲學家拉達克利斯南到中央大學訪問，他

問方東美：我們印度人不滿意西方對印度

哲學的介紹，所以我們自己用英文向西方

介紹印度哲學，你們中國人滿意不滿意西

方人對中國哲學的介紹呢？方東美認為這

是印度哲學家對中國哲學家的「挑戰」，

想看看中國哲學家能不能也用西方的語言

向西方人介紹中國的哲學。為了讓西方人

正確地理解中國哲學，方東美下決心用英

文來寫中國哲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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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就是“Chinese Philosophy： 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中國哲學之精

神及其發展》），用流暢、典雅的英文，

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哲學。

□：方東美用英文寫的這本書，最深

刻在闡明《尚書‧洪範》的皇極大中精神，

建立宗教、哲學與禮儀結合的廣大和諧精

神，境界極高，不過在西方人看來，像看詩

多過哲學。一般他們嚴格說來不是把它看

成哲學著作，卻是用詩的美描述了中國哲

學和文化的美，可以感受到一些好的東西，

但不夠哲學那種邏輯的嚴謹。當然，反而

較為嚴謹的應該是牟宗三哲學，可惜英語

介紹不多。我仍是博士生時，在一九八四年

多倫多中國哲學會議及蒙特利爾世界哲學

大會用英語宣讀論文，介紹其思想，很多學

者來聽，要瞭解其思想，其理論也引起各方

爭論。到了成中英，則不但是用西方的英

語，而且是西方的學術語言。他是從一篇

篇英文論文發表其研究，最後綜合為大體

系的建立。我年青時第一次講到本體詮釋

學，是在他論朱熹格物致知時提出的，是

他最早提出這洞見，之後才發展為哲學新

範式。

大師們對基督教的觀點

我們講到西方文化的時候，還要講到

它的最高的精神文明，即基督教文明。方先

生好像沒怎麼提，不過他結合本體和方法

的普遍生命(超越形上學)哲學，是對柏拉

圖價值哲學和基督教神學的改造而產生，

故有神學的意味。他的普遍生命本體理念

有點像上帝，居於神秘的形上境界，把自

身的價值貫注於此世，使宇宙人生處處充

滿神聖的生命精神，同時又引導人類一層

層提升生命境界，最終回歸於價值統合的

生命本體。這神學較近黑格爾精神，而非

純基督教的。唐先生對基督教很尊重，他

在最高的超主客境界第一個就列入了基督

教歸向一神境界。牟先生對基督教則有意

見，他大概那時遇到的是天主教的士林哲

學，不同意他對康德的說法，當時台灣《哲

學與文化》同唐、牟支持的《鵝湖》兩大學

刊發生爭論，可能對牟先生有些批評，牟先

生很不高興，認為基督教是要偷梁換柱，

把基督教的上帝同中國古代上帝聯起來，

以上帝為正統。我想實在天主教也沒有這

個意思，只是嘗試與中國文化會通的一種

努力。台灣天主教訓練也出了不少人，像輔

仁大學是很有學統的，出了像沈清松、傅佩

榮等人，這批學者都是經過天主教士林哲

學的整套哲學訓練的。大主教羅光還寫了

一本中國哲學史，他對中國哲學的解釋就

比較是用西方天主教士林哲學的方法來進

行的，跟新儒學整個方法進路也不同。但

他們有時會抬方東美來同牟先生比對，牟

先生當然不高興，畢竟方先生也是一個大

師，這也引起很大爭論。唐君毅是更多地同

情基督教，而方東美是沒有特別地提。到成

中英就不一樣了，成中英希望從本體詮釋

學發展出一種神學的反省，希望基督教的

神學能通過中國化的過程來重建，這個又

不一樣了。不只是反映一個外來文化的衝

擊，這個唐君毅是同情，牟宗三是反對。而

對成中英來說不是外來不外來的問題，基

督教作為一個龐大的精神文化來到中國，

能不能通過中國文化的洗禮，把基督教重

新講出來而變成中國的基督教，這也變成

一個有趣的話題。

外來宗教與文明須與中國相適

應

■：從歷史來看，不同時期外來的

文明包括宗教，進入中國以後，它們在這

塊土壤的存在、發展，是要符合中國社會

的需要，並且與中國本土文化相適應、相

結合的。比如說佛教傳入中國時，那之前

中國本身的主要思想體系還是儒家和道家

的，佛教傳進之後，可能確實是符合了當

時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某種需要，帶來了

一種精神上的補充。例如儒家講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道家追求精神上的超脫、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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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而對於人的生命的終極的關懷，對於

人生的必然歸宿，似乎缺少一種精神上的

安頓。佛家「知生死流轉之故，立不生不

滅之本」，啟發人思考生死問題，從精神

上給人以慰藉。這也可以說是對於當時的

儒家、道家思想的一種補充，是符合當時

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某種需要的。

□：特別是生死和苦這些問題，都可

以從中得到一些思考。

■：是的。孔子說「未知生，焉知

死」，儒家基本不談死的問題。道家追求

長生久視，也不正視死的問題。其實，這

個生死觀不僅是現代人面臨的，古代人也

是面臨的。佛家是正視生死苦孽，把生死

問題明確提了出來，讓人在精神上對於生

死有一種安頓。上面說的，是外來的文明

要在中國存在發展必須符合中國社會、文

化的某種需要。同時，外來文明進入中國

之後，還必須與中國文明相適應、相結

合。還以佛教為例，佛教傳入中國之後，

很注意同中國的思想靠近，特別是剛傳入

時，與道家思想的靠近。那時佛經的翻

譯，一種重要的方法叫做「格義」，就是

用道家的概念來解釋佛教，例如用《道德

經》裏面的「無」解釋佛教的「真如」，

說明「真如」是「本無品」，這對於人們

理解佛教產生了作用。佛教就是在這一片

土壤經受了中國文明的洗禮，成為了中國

人的佛教。至於基督教文明，要做到這一

點還是很不容易。今天基督教在人們的心

目中和在現實生活中，是很受尊重的。信

仰它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很善良、很真誠

的，他們有愛心，熱心於社會公益，這對

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精神文明，對於

人的素質的提高，是很有益的。至於基督

教是否能像佛教那樣經過中國文化的洗

禮，成為中國人的一種宗教，目前還看不

出。但是，它確實可以成為在我們社會上

很有影響力的宗教信仰之一，積極地在中

國人的社會生活中產生良好的作用。

□：這是很有意思的，反而是中國學

者希望基督教有一種中國化的過程。基督

教也可以說是發展越來越快，人數越來越

多。佛教人數當然比基督教多，但比較散

漫，信徒沒有組織，但學者研究指出，按有

組織的宗教來說，在中國基督教已成第一

大教。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者就認為受

西方影響較大的基督教具有排他性，或者

信了基督教以後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不

重視的態度，排他性成了被排斥的一個原

因。非常有趣的是，呼籲基督教中國化的

還是中國文化的學者。成中英是比較早地

提出這個想法的學者。我作為他的弟子也

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另外一個大弟子費

樂仁教授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早期

兩個重要博士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而且

都是讀過神學的，對基督教有體悟的人。他

也很希望通過我們對基督教和中國文化作

一個結合，因為我們對基督教有體悟，同

時也受過中國文化的洗禮，中國文化對我

們生命影響也很大。一些海外研究人員也

把我看成是儒家型態的基督徒，有儒味的

基督徒。基督教要同儒家溝通，溝通點其

實很多，只差幾個重點而已，儒家不否定

神，不否定上帝，不過上帝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上帝沒有救贖，上帝只是一個天在那

裏，賦予人道德本性，人只要行出道德，就

符合天命的要求了。沒有原罪的觀念，大

概是儒家同基督教的最大分別。原罪問題

處理並不難，關鍵是在基督教講的原罪不

是原惡，一般人以為原罪就是原惡，但從

神學來說，上帝是不可能創造惡的。所以，

惡的存在根本不是一個本體，也不是一個

實體，惡是來自對人美善本體的虧損，或

是美善本性的扭曲，同孟子陷溺其心的意

思接近。我二十多歲寫的第一本書就是用

了陷溺的觀念解釋罪，這跟儒家的衝突已

經很少了。當然，基督教有救贖，儒家沒有

救贖，這是很關鍵的一個差別。但是儒家

信仰的人要接受救贖的觀念，我認為也不

是一個大的難題，因為很多基本的衝突已

經沒有了，所以儒家的人可以同時成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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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基督徒可以同時成為儒家，這個並不

難。

跟著來的，是方東美的易經和華嚴宗

的系統，是一個大和諧的宇宙觀，成中英

也是這樣一種宇宙觀。神學如何解釋這種

宇宙觀呢？宇宙情懷的是方東美形態的，

不只是儒家的那種道德情懷，我們剛才講

儒家還是從新儒學那一派講過去的，最後

可以不很衝突的。但我就會想，這個大和

諧系統，基督教是如何處理的，基本上就

是我提到的關係本體論。因為我們所說

的大和諧系統，背後就是看本體以關係為

本。首先儒家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人與

天的關係，易經的天、地、人的關係，都是

關係的本體論。佛家更是明顯講關係本體

論，因為他講因緣起滅，法界緣起，宇宙萬

物都是彼此相關而不是單獨存在的。到道

家論天地萬物，莊子用萬化這個概念，不

是萬有萬物，而是萬化，事物彼此在化變

和相映之中，也是一個關係本體論。這樣

一說，基督教也是一種關係本體論不就解

決了嗎？基督教如何可以成為一種關係本

體論？傳統基督教因受西方影響原是重實

體多於關係，現在西方基督教為什麼排他

性比較重呢，首先，這同柏拉圖以來和整

個西方文化的二分法即二元思維有關，到

亞里斯多德，總是主客對立，天人對立，從

這個對立形態，真理就是真理，不能包容

的，其他道理什麼都不是了。這形態在希臘

羅馬文化下比較明顯，這是主流，但非西方

的基督教並不排他，例如印度的基督教、

埃及的基督教、波斯的基督教，都有不同

的傳統，還有東正教也不一樣。其次，這同

希臘羅馬文化的擴張性有關，亞歷山大要

把自己的文化推到全世界去。這本來不是

基督教的，但基督教進入西方以後，受西

方征服其他文化的精神所影響。當西方強

大時，英國、美國等帝國主義的強國就有

一種文化的征服性。我們要把基督教非希

臘化，非西方化，這是我三十歲左右就提出

的，當時同儒家掌門大師兄蔡仁厚進行對

話。蔡仁厚提出很多難題要基督教回應，

我就寫了一篇從中國思維來重新整理基督

教的一些想法。那本書名《會通與轉化》已

經成為討論基督教和儒家對話的經典了。

只要把希臘形態的概念去掉，以中國形態

的概念來講，基督教就有可能產生不同的

結果。不過要產生一種大和諧系統，就需

要從關係本體論來建立。如果關係本體論

不以西方的實體觀或邏各斯的理性系統來

講，而改從基督教的神秘性和吊詭性，基

督教最弔詭的就是三位一體論，上帝是三

而一，耶穌是神又是人，不從本性的直線性

來講，而是從曲折的弔詭性來講，三和一

是一種關係，父子靈也是一種關係，所以上

帝本身就是一種關係本體，而不是三個實

體。假如是一個實體，就很難說，是三個實

體又不行，而從關係本體就可以處理自己

的神學難題。從三一關係本體論來講到上

帝創造的人，也是彼此相關的，萬物也是

彼此相關的，這樣的說法聖經也有類似的

推論，這就推出一個相通的感通的宇宙，

跟方東美一樣的宇宙。不過由於人的犯罪，

破了這個人和上帝、人和宇宙的關係。最

後，上帝救贖人，重建人和上帝的關係，並

且上帝和人立約，約就是一種關係，就是

聖經的舊約和新約。所以，如果以關係本體

來重造基督教的理論，就可以跟方東美系

統結合了，跟唐君毅的結合也可以（當然牟

宗三有些困難）。這裏我就想出一個可能，

在中西文明的結合點上，找到一個以中國

文化為本的本體論根據，來講西方神學，

就變成中國的神學。

去希臘化與基督教在中國之路

■：這很有道理。方東美把哲學的核

心看成是生命精神的體現，他所說的「生

命」是指「宇宙的普遍生命」，不是指一

個人的小我的生命。宇宙是這個普遍生命

大化流行的境界。那麼，在這個大化流行

的境界中，每一個小我的生命，都要和其

他的萬事萬物發生關係。從這個角度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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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個本體也是關係本體，是體現主體與

客體以及其他各種關係的本體。方東美先

生批評西方哲學的二分法，說從柏拉圖開

始，西方哲學傳統將人與客觀世界割裂開

來，以主客二分、天人對立的思維看待人

與世界的關係，將人的世俗生活與真善美

的價值世界割裂開來，認為人只有脫離世

俗世界這個「罪惡的淵藪」，才能實現真

善美的價值理想，因此西方的哲學形上學

是一種「超絕」的形上學。而中國哲學的

形上學則是一種「超越」的形上學，以主

客一如、天人合一的思維看待人與世界的

關係，主張人與客觀世界不可分割、世俗

生活領域與真善美的價值世界不可分割，

人們正是在世俗生活中實現真善美的價值

理想，也就是「極高明而道中庸」。所以

就像您剛才講到的，西方哲學與文化，包

括基督教文明，如果「去希臘化」，去掉

希臘、羅馬文化在歷史上的一些不好的內

容，例如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然後再結

合中國哲學所說的這種關係本體，並且將

這種關係本體最終落實到追求萬事萬物的

和諧，那麼從這個角度理解基督教文明，

它就有可能成為我們中國文化的有機成

分。

□：是的，我們用中國思維來消化基

督教核心價值，以中國思想方法來整理和

表達基督信仰，創作中國神學去回答中國

人的問題，基督教就生根中國了。用中國思

維消化基督教，可使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融

合，為基督信仰開出一個新的神學維度。

基督教不能以高高在上的態度，以西方宗

教形態臨在中國，卻須謙卑，學耶穌基督，

成為人類的僕人，願意低低在下服事人民，

且基於信仰的核心真理觀，尊重中國文化

的價值，承擔中華民族發展的使命。這也

可激發一向以西方為主的世界，不但中國

面對西方時要用西方的語言和思維，而且

西方也要用中國的思維方法與特色，才能

跟中國進行溝通。現在美國同中國溝通較

難，就是因為它不懂中國的思維方法，它以

為世界只有一個共同標準，就是美國所建

立的體制。這就會產生問題，如果美國認

為我的思維就是這樣，我是最強的、最好

的，你要學我一樣就是最好的，任何有點

尊嚴的民族都不會跟從。

■：這是於無形之中把自己看成唯一

的標準，包括思維也是唯一的標準。

中國大陸對方東美與新儒學的

研究

□：我們再回到方東美哲學。您研究

方東美哲學，最初是從什麼個人經驗開始

的？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方東

美作為一代哲學大師，即使在他的故鄉安

徽桐城，也幾乎很少有人知道他。因為他

在台灣，而那時兩岸是隔絕的。八十年代

中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學術研

究的一些禁區就衝破了，方東美研究才逐

漸進入大陸學術界的視野。一九八七年，

全國「現代新儒學思潮課題組」成立了，

這個課題被列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

點課題。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膽的突破，

因為此前新儒家的研究在「左」的路線下

是不可能開展的，特別是新儒家幾位重要

人物都在港台，更是一個問題。著名哲學

家方克立、李錦全教授擔任這個課題組的

主持人。我們安徽社科院哲學所蔣國保先

生和我接受了研究方東美哲學的任務，當

然這也與方東美是我們安徽先賢有關。那

時起步很艱難，大陸上難得讀到海外圖

書，當時可以找到方東美著作全集的地

方，就是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國

保和我就在中國人民大學招待所的地下室

那一層住了一個多月（當時課題經費極為

有限，而地下室那層比較便宜），每天跑

到國家圖書館查閱方東美的著作，國家圖

書館的書不讓借出來，我們就一本一本地

複印了方先生的全部著作。複印的書篇幅

比原著多，等我們返回合肥時，每個人都

提著一紙箱複印資料上火車。回到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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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開始「啃」這些書，方東美研究就

這麼起步了。方東美文思敏捷，思維富於

跳躍性，有時像天馬行空，而且他的詩人

氣質也在文字中屢屢展現出來，因此讀他

的書一開始不太好把握，慢慢讀到中間才

看出他的理路，看出他從青年學生開始做

學問的基本進路，越來越感到他的書並不

枯燥，因為他不是純粹的邏輯推演，而是

在理論的闡述之間，都有他自己的思想和

情懷的表現，尤其是他對於生命精神和生

命情調的表現，讀來令人感到生氣勃發、

意趣盎然。在方東美看來，中國哲學的幾

大派，無論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以及

宋明新儒家，都是以生命為本體的，都是

高唱生命禮贊、抒發生命精神的。這種對

於生命的肯定，都表現在了他的筆下，所

以讀他的書很有情趣。方先生學術著作的

寫法往往也是別具一格，例如他早期的

《哲學三慧》，就是用一種戲劇場景式的

描繪，分別描繪了中國、希臘、歐洲這三

種世界上典型的哲學智慧，讀來就有那種

理和情的交融，是一種享受。

再說說課題組的研究，課題組成員也

不多，但對於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

馬浮、馮友蘭、賀麟、錢穆、唐君毅、牟

宗三、徐復觀、方東美十一位現代新儒家

代表人物都展開了研究。當時課題組主持

人的思路就是先把這些新儒家代表人物的

學術資料系統地、準確地整理出來，因為

在長達幾十年之間大陸上基本沒有他們的

資料。這可以說是課題組的第一項工作，

這項工作的成果就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現代新儒家學案」，

這部書分上、中、下三部，包括十一篇

《學案》，分別介紹了這十一位新儒家的

代表人物。在每位新儒家的《學案》中，

前面是一個學術思想評傳，後面則是體現

他們主要觀點的學術資料選編以及主要著

作年表。這可能是大陸當時研究新儒家的

一部標志性的著作。

□：據我所知，很多學者就是看這一

套書就瞭解到新儒家大師的主要看法。說

起來海外這二三十年來，能拿出研究大師

們學問的著作並不多。反而在中國大陸那

幾年確實是出了不少好東西。您們自己的

研究方東美的成果如何？

■：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們分別發表

了一系列研究方東美的學術論文，其中很

多被有關刊物轉載。海內外第一部研究方

東美的學術專著《方東美思想研究》（蔣

國保、余秉頤著）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

版，並於前兩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再版。

我們所作的研究，有一些書刊也注意到。

郭齊勇教授的《近二十年中國大陸學人有

關當代新儒學研究之述評》、胡治洪教授

的《近二十年我國大陸現代新儒家研究的

回顧與展望》、顏玉科教授的《方東美哲

學思想研究簡述》等文章，都介紹了我們

的研究。顏玉科的文章（見《孔子研究》

二○○五年第三期）還介紹、評論了我對

於方東美所說的「情」的理解，學術界對

於方東美的「情」有不同的理解，我認為

方東美所謂「情」指的是對於人生真善美

的價值的嚮往和追求。

□：這種追求是一種對真理追求的

情，也是一種靈性的追求。

■ ： 您 這 個 提 法 很 好 ， 方 東 美 的

「情」不是一種純理性的、純邏輯的，而

是一種內心向善的情懷，是為了提升人的

生命價值。

□：是一種靈魂裏面的追求，中國大

陸比較喜歡用「精神」這一辭彙，海外喜歡

用「靈性」這個詞。

■：我們的研究範圍，還從方東美哲

學的個案研究擴展到現代新儒家哲學的整

體研究，特別是現代新儒家文化哲學的整

體研究。蔣國保先生出版了專著，台灣學

生書局出版了我的《認識新儒家——以價

值觀為核心的文化哲學》，拙著探討的是

現代新儒家三代人的文化價值觀，是專門

從文化哲學這個角度研究現代新儒家的。

哲學功能在批導文化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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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方東美的文化哲學如何看？

■：首先他認為哲學的一個基本功能

就是「批導文化生態」。文化可以說是很

抽象的，很玄很高，但文化也很現實，就

在我們的生活中間。方東美認為哲學思維

就是要關注這個文化生態，文化中最核心

的東西就是哲學，這是文化的精神核心，

指導文化的演變、發展。所以方東美從事

哲學研究，一直是同文化緊密聯繫在一

起。方先生還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任

何一種哲學研究不同文化聯繫在一起，那

就不是真正的哲學，所以最後的概括是，

任何一種哲學都不能不是文化的哲學。

我基本上將方東美的文化哲學分成

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哲學為核心的文

化價值觀，探討的是如何看待某種文化的

價值的問題。方東美批導文化生態，就是

看它的核心即哲學價值，方東美的文化哲

學是以哲學為核心的文化哲學。他比較不

同民族之間的文化，都是從哲學的角度來

進行的。方東美把哲學和文化是看作融會

一體的，當然，這融會一體的核心還是哲

學，還是人的生命精神的表現。

□：這麼說來，方東美把文化看成一

種宇宙的生命力的表現，宇宙的生命力表

現在人性，人性表現在文化，這樣就推出來

了。

■：您概括得對。人性也就是人的生

命精神，而在方東美看來，不同民族的生

命精神在價值取向上是有區別的。因此，

方東美文化哲學第二部分，就是注重民族

生命精神的比較文化學，其特點是注重民

族生命精神的價值取向。他比較不同民族

的文化，不是過於注重具體的、技節的、

外在的東西，而是抓著最核心的東西，就

是民族生命精神。他認為在每一個民族

中，都有一種共同的哲學智慧，他稱之為

「共命慧」。每個民族中的大哲學家都有

他自己的哲學智慧，他稱為「自証慧」，

老子、孔子、柏拉圖、蘇格拉底等哲人都

具有這種「自証慧」，這是他們個人的哲

學智慧。但在任何一個民族裏面，都有一

種基本的「共命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

的生命精神，不同的生命精神決定了不同

的哲學「共命慧」，不同的哲學「共命

慧」又決定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態。方先

生說，希臘文化注重求真，因為希臘民族

的哲學「共命慧」是如實慧，它決定了希

臘文化的核心是求真，最後演變成一種契

理文化，就是契合事物之理的文化，因為

求真，要「如實」，這個理就很重要。西

方科學就是起源於希臘文化的求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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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代歐洲民族文化的「共命慧」被方東

美稱為「方便巧」，這是一種給歐洲人帶

來很多物質享受、生活便利的機巧。「方

便巧」決定了近代以來的歐洲文化是一種

「尚能」文化，就是崇尚能力的文化，近

代科學技術正是這種能力的體現。方東美

對近代歐洲文化的批評比較多，認為它在

精神上不如希臘文化。至於中國民族文化

的哲學「共命慧」，方東美把它稱為「平

等慧」，所謂「平等」指的是萬事萬物的

平等與和諧，這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廣大

悉備的和諧」。這種「平等慧」決定了中

國文化是「妙性文化」，它追求人性的高

尚、美妙，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理想。上面

的內容用方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希臘如

實慧演為契理文化，歐洲方便巧演為尚能

文化，中國平等慧演為妙性文化」。我把

這一部分理論稱為方東美的注重民族生命

精神的比較文化學，它與方先生以哲學為

核心的文化價值觀共同構成了方東美文化

哲學的基本思想。這種文化哲學引導人們

領悟生命的境界和人生的意義就在於生命

精神的不斷超升，最後落實到一個真善美

的價值世界。

後殖民文化的反思

□：方東美有一些創造性的名詞，很

有智慧地表達不同文明的價值，又很有智

慧地從中華文化的價值，提昇到全人類的

價值，具有普世意義。這裏也涉及一個很有

趣的問題，就是基督教話語中有一個後殖

民地神學的問題，西方經常有後殖民地或

東方主義的討論，就是說從前東方很多地

方都是西方殖民地，這些殖民地中很多人

是信基督教的，當神學家研究，一些地區

的土人整個生活形態已是基督教的，但問

到底還是對祖先仍然有一種感情，是從他

自己那個民族的深層意識那裏來的。所以

基督教好像從外面改變了很多文化，但裏

面還有從他那塊土地來的特性，這種特性

是他這個民族的精神或靈性的一種期待，

因為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精神或靈性的期

待，土人也有。只有滿足這個民族的精神或

靈性的期待，宗教才能生根。這也引起很

有趣的討論，比如在中國，雖然民間有很多

人信了，但作為一個民族很深的期待，是不

是已經達到了呢？這是需要思考的。基督

教在深入思考中，這種民族的期待如果是

各種「慧」的話，能不能把基督教變成一種

「平等慧」呢，建立根於中國廣大和諧思想

的「妙性神學」？我以前寫過的文章也討論

過這個問題，看中國人最深的屬靈境界，體

會是天地人中的人，參贊天地化育，而達超

越的精神生命，這是從易經到整個中國文

化最深的精神期待。基督教如何找出這種

境界的神學，可能是基督教要中國化的最

大挑戰。這是從文化哲學想到神學反省的

一個有趣的話題。

The Dialogue about th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of Dongmei Fang

Bingyi Yu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omas In-Sing Leung(Editor in 
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e two scholars discussed 
the character ist ics of Dongmei Fang’s 
philosophy. Dongmei Fang represented 
a m a j o r p a r t o f t h e p h i l o s o p h i c a l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He also established a relative complete 
philosophical system. The two scholars 
noted that Dongmei Fang’s system has 
a special sentiment, which includes the 
universal sent iment and the romance 
toward Greek culture. Dongmei Fang had 
a great sense of the beauty and harmony 
of the universe. We see a spirit of life in 
Dongmei Fang’s “The Ontology of Life”. 
By the spirit of life, he joined philosophy 
and truth-virtue-beauty together. 

K e y W o r d s :  D o n g m e i  F a n g ; 
Philosophy; truth-virtue-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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